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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連接與「可攜帶社群」： 
「老漂族」的微信使用及其社會關係再嵌入

王豔

摘要

隨子女流動到城市、身體和心靈處於「雙重漂泊」的「老漂族」構

成當今「老齡化中國」一幅具代表性的圖景。本研究基於對湖北省武漢

市及鄂西某縣老人們的網絡民族誌調查，試圖探討移動社交媒體的使

用為「老漂族」的社會交往實踐及社會關係再嵌入提供了怎樣新的可能

性。研究發現，「廣場舞」微信群成為「老漂族」在流入地「落腳」、建

立新的交往關係的入口，他們在網絡社區裡獲得「親如姐妹」的溫暖情

誼。他們因流動而斷裂的舊的社會關係也通過微信的「攜帶」得到了持

續的連接和維持，從而獲得一種「流動的地方感」。而在不得不頻繁移

動、返鄉的生活中，他們可以通過微信對老家和流入地的不同空間之

間的連接和切換，協調流動、暫居、安居不同狀態之間的張力。本研

究在佔主導的「數字鴻溝」範式之外，呈現了通常被認為是政治經濟結

構和互聯網使用中的邊緣群體–城市老年流動人口如何運用中介化的新

傳播科技能動地解決他們的社會交往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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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e Connecting and “Portable Community”:  
A Study on the Use of WeChat and  
the Social Re-Embedding of “the Old Drifters”

Yan WANG

Abstract

Following the flowing of their children to the cities, “the old drifters,” 

whose body and mind are in double wandering, form a representative picture of 

today’s “aging China”. This study, based on an online ethnography survey of 

the elderly in Wuhan, Hubei Province and a county in western Hubei, tries to 

explore what the new possibilities the mobile social media have supplied for 

the social interaction practices and the social re-embedding of the “the old 

drifter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WeChat groups based on “square dance 

groups” provide the entrance for “the old drifters” to arrive in the cities and to 

establish new relationships. They gain the warmth of “sisterhood” in the online 

communities, through the WeChat groups. Besides, their past social 

relationships broken in their hometowns due to mobility also can be carried by 

WeChat, gaining a continuous connection and “a mobile sense of place”. They 

also use WeChat during returning to native lands to coordinate the tension 

among their different states of transfer, temporary residence and dwelling. 

Differing from the dominant “digital divide” paradigm, this study displays how 

the elderly mobile population, who is often considered to be a marginal group 

in political-economic structure and in internet use, utilizes the mediation of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o cope with dilemmas and difficulties in 

social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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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與目的

新傳播技術和新媒介的普及、發達帶動了社會科學研究中引人矚

目的「流動轉向」（the mobility turn），即打破過往將穩定和固著看做是

社會常態和存在方式、不注重考察流動性（mobility）的靜態視角，從

人、資本、技術、觀念、資訊、影像、交通工具、實物等現實的和潛

在的移動來解釋社會生活如何被組織且被結構化（Cresswel, 2006）。近

年來「新流動範式」（the new mobility paradigm）（Sheller & Urry, 2006）

的興起又把關係取向的視角和方法論引入到流動研究中，使得傳播在

「流動性社會」（social as mobility）的角色更加凸顯。

然而相比於「流動」在其他學科領域中的活躍程度，傳統的傳播研

究中將傳播、媒體跟人和社會流動性連結在一起的分析不多，關於流

動人群的研究亦偏向於對該人群的媒介使用特徵做一些靜態的描述，

關注對象主要是流動兒童、流動勞工、城市白領新移民、跨國移民群

體等，而對老年流動人口少有研究。

老年人通常被認為流動性較低的群體，然而在城市化、老齡化顯

著加快的社會背景下，近年來中國一類日益龐大的城市老年流動人口

值得關注。與移民研究中的經典「推 –拉」模型所認為的不同，這類老

年人的流動並非來自經濟因素的推拉，而主要由於親情的牽引。受到

傳統親情團圓觀念和家庭養老偏好的驅動，中國社會舉家遷徙的流動

趨勢日益明顯，一些老人為了支持兒女事業、照料孫輩、實現家庭團

聚，離開家鄉來到子女工作的陌生大城市，短期或長期居住，幫助他

們照料家庭，這是當前中國老年流動人口的主要動因。根據國家衛計

委發佈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 2016》，中國流動老人將近 1,800

萬，其中專門為照顧晚輩的比例高達43%，為與子女團聚或自行異地

養老的比例為25%（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
2016）。

一般認為，流動人群來到遷入地後，舊的社會關係網突然斷裂，

新的社會關係網尚待建立，是一個「雙重脫嵌」的過程，而流動老年人

群由於身體和心理上的衰老，更加容易造成社會交往和心理上結構性

的緊張。由於遠離「生於斯、長於斯」的家鄉，又突然脫離「鄉里鄉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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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熟人社會，他們不得不面臨著語言障礙、文化不適、生活習慣差

異、缺乏歸屬感等困境，在晚年遭受身體和心靈雙重漂泊，大眾輿論

及一些社會學研究冠之以「老漂族」，如何實現社會關係的再嵌入是他

們面臨的主要問題（楊芳、張佩琪，2015；滿家輝，2014；劉亞娜，
2016）。

這一群體及其境遇已經引起一些社會學、社會工作、老年學等研

究領域學者們的關注，研究者們提出社會工作介入、調整公共政策、

完善社區服務等幫助「老漂族」社會適應及融入的路徑（張紅濤、席娟，
2016；楊芳、張佩琪，2015；劉亞娜，2016；劉慶，2012），然而由於

學科視閾的局限，這些研究普遍忽視傳播媒介在其中的作用。

而在傳播研究領域，受到經典的「數字鴻溝」理論的影響，老年人

群體通常被看做是採納和使用新媒介技術的「弱勢群體」。隨著網絡資

費的降低和智能手機的普及，這一理論的現實基礎有所改變。老年人

群近來已經成為中國社交媒體用戶數增長最快的群體，而微信是他們

最常使用的社交媒體（中國社科院國情調查與大數據研究中心、騰訊互

聯網與社會研究中心，2017；凱度調研，2016，2017）。微信不只是他

們獲取醫療、健康、養生、生活等資訊的重要管道，也構成了他們表

達自我、再社會化、溝通情感等的新的生活空間。

傳播科技的發展使得歸屬感的建立能夠跨越時空界限，為流動人

群社會關係網的重新連接、重新建構賦予了新的潛能。本文聚焦於中

國城市流動老人「老漂族」與移動社交媒體微信之間的互動，考察他們

如何在流動的生活中使用微信這一中介化傳播勾連網絡空間和現實空

間，勾連家鄉和他鄉的社會關係網，從而維繫和拓展社會交往，尋求

社會關係「再嵌入」。這裡的「再嵌入」（re-embedding）與「脫嵌」（dis-

embedding）相對應，是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等（2004, 2011）

描述個體化社會中「個人與社會關係」變化的一對分析性及解釋性概

念，本文用以考察「老漂族」在物理空間的流動之後，如何修復、重建

原有關係網絡，如何嵌入到某種新的機制、制度、關係網絡的動態 

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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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綜述：流動研究與老年傳播

社會科學的「流動轉向」與「流動傳播」研究

資本、物體、人和資訊與日俱增的移動特性正在將一個「社會性的

社會」（social as society）建構成「流動性的社會」（social as mobility）

（Urry, 2002a）。曼紐爾．卡斯特（Manuel Castells）（2001）在他形容的

「網絡社會的崛起」中指出，網絡社會構成了新的社會時空，使得空間

流動了起來，具有歷史根源、共同經驗的「地方空間」（space of places）

正在轉化為通過流動而運作、具有共享時間之社會實踐的「流動的空

間」（space of flows）。「我們的社會是環繞著流動而建構起來的：資本

流動、資訊流動、技術流動、組織性互動的流動、影像、聲音和象徵

的流動。流動不僅是社會組織的一個要素而已：流動是支配了我們的

經濟、政治與象徵生活之過程的表現」（卡斯特，2001：505）。社會學

家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用「液態的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

來概括這種社會形態的變化，以區別昔日「沉重的」或「穩固的」現代

性，在此時空關係發生了重大轉變，「變得是流程性的、不定的和動態

的，而不再是預先註定的和靜態的」（鮑曼，2000：176），隨之帶來資

本與勞動的分離和人們從定居到遊牧的生活方式轉變。Urry（2003）提

出一個「全球流動體」（global fluids）的本體概念—它是高度流動和黏

滯的構成，其形狀是不均衡的、偶然的和不可預測的，而且隨著時間

的流逝，它為行動創造屬於它自己的語境。

這些論述構成和帶動了社會科學研究中引人矚目的「流動轉向」

（mobility turn），「流動」遂成為許多學者描述、把握當代社會面貌、時

代特徵的核心語彙和關鍵線索，以及解釋社會生活和空間再生產的重

要視角，涵蓋地理學、社會學、人類學、建築學、文化研究、科技研

究、旅遊研究、交通研究、移民和邊境研究等學科領域，Urry（2002a, 

2002b）稱之為「流動的社會學」（the mobile sociology）。

人們如何在高速流動、「脫嵌」的現代性社會實現社會關係的「再嵌

入」，亦即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所謂的「詩意地棲居」

（Heidegger, 1971），成為當代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核心命題。傳統的人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19).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93

移動連接與「可攜帶社群」：「老漂族」的微信使用及其社會關係再嵌入

文地理學派認為這種歸屬和認同是內生的，來自於人固著於地而產生

的個體經驗和主體性建構。人們通過對環境的體會及與空間的互動，

經由情感的投注、意義的賦予轉換成記憶、懷念、想像等，將在地方

的經驗納為個人經驗的一部分，將對地方的認同內化為自我認同，而

移動所帶來的自由和動態則是扼殺這種歸屬的元兇（段義孚，1998；
Relph, 1976; Seamon, 1980）。

以多琳．瑪西（Doreen Massey）為代表的結構主義派打破了這一對

立關係，提出一種「進步的地方感」（progressive sense of place）（Massey, 

1994）。所謂的「地方」不再取決於因空間上的靜止和固著而長期內化的

歷史，而在於特殊人群在特定場所各種社會關係的建構，是在不斷與

外界世界相聯系中持續性的外向性的生成。「每個『地方』都可以視作是

社會關係、移動與傳播網絡交織而成的特殊的點……不能把地方看成

是被邊界圍繞的區域，而是要將它們想像成社會關係和理解網絡中被

關聯的時刻（articulated moments）。這些關係、經驗和理解卻有很大一

部分是在一個比我們界定地方時更大的尺度上建構出來的 ……」

（Massey, 1991, p. 28）。

上述看法促進了近年來「新流動範式」的興起，其關注點不再局限

於地理空間的位移，而是著重從關係取向的視角和方法論，「去理解流

動是怎樣被實踐和被體驗的，流動表徵和建構了怎樣的社會關係，流

動如何體現和影響不同群體的身份和認同，流動的權力結構，流動過

程中的權力博弈，如何通過空間和制度的設計與控制來治理流動等問

題」（孫九霞等，2016：1802）。由是觀之，在移民研究中，流動人群、

移民群體的認同、融入、社會整合問題也不應該被看做是一方被動適

應另一方、一方同化吸納另一方的靜態結果，而是人們在流動的多重

社會關係網絡之中能動地與「他者」的身份、經驗、情感、實踐持續不

斷協商、操演的過程，這其中既包括尋求在流入地的關係建立和嵌

入，也包括維繫與流出地的舊有聯繫和既有認同。「關係網絡」成為考

察流動群體遷徙的基本分析單位（Tilly, 1990）。

而傳播則是連接、編織這些社會關係網絡的中介，它中介了社會

交往與日常生活，勾連起社會實踐場域中的行動主體及各種權力與關

係。互聯網和新媒體更是讓這些互動和協商的進行不必面對面身體在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19).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7期（2019）

94

場，使得「地方感」、歸屬感的建立能夠跨越時空界限。經由通信和傳

播技術為中介，人們之間的聯繫和交往可以擺脫物理鄰近性的依賴，

空間的邊界於是變得模糊起來，並且能夠互相滲透、交織、僭越，人

們有可能時刻商議、切換不同空間裡的體驗和身份，從而打開了行動

主體的能動性實踐空間。曼紐爾．卡斯特把這種具有樞紐、流通、轉

換狀態的空間定義為「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s），指那些「通過流動而

運作的共享時間之社會實踐的物質組織」，而所謂共享時間之社會實踐

指的是「空間把在同一時間裡並存的實踐聚攏起來」（卡斯特，2001：
505）。 實際上， 早在上世紀70年代電視時代裡， 雷蒙． 威廉士

（Raymond Williams）在考察人們在家裡收看電視行為時，就敏銳地發

現，人們通過媒介螢幕，可以在「流動」於外在世界中獲得私藏於內的

體驗，並提出「流動的藏私」這一概念（mobile privatization）（威廉士，
1994），但這一特點對於傳統媒體來說是少數例外。

而在如今，傳播科技的發展，尤其是移動傳播科技的興起和廣泛

使用使得媒介的這一功能發揮地更加普遍，並發展出更豐富內涵，「移

動」與「嵌入」、「流動」與「在場」的二元對立進一步被打破，一些被遮

蔽的面向被討論出來。
Hiller與Franz（2004）研究紐芬蘭地區遷往加拿大其他的地區的移

民群體在移民前、移民後、移民定居後通過互聯網與遷入地和遷出地

進行的交流，發現互聯網的使用既可以幫他們整合進新的移民社群之

中，也可以和過去的社群保持聯繫，維繫和重新發現他們和故鄉的聯

繫，作為媒介的互聯網在創造新聯繫、維持舊聯繫和重建失去的聯繫

這三方面均十分有效。黃厚銘與曹家榮（2015）在研究手機媒體的流動

性時提出「雙面舞台」理論，認為手機「即刻連結」的技術特性，讓人們

得以隨時隨地架接起一個混雜了遠處與近在、虛擬與實在、「既隔離又

連結」的行動空間，完成了雙面（或多面）舞台的展演，形成時而在場、

時而連結、時而區隔、時而又涵括的含混人際關係樣態。潘忠黨與於

紅梅（2015）借用文化人類學的概念提出，傳播媒介和資訊技術的發展

生成了「閾限空間」（liminal spaces），有之間性、模糊性、開放性、非

決定性和暫時性的特徵，並且具有在不同結構性狀態之間轉換的功

能。人們可以通過徵用空間以脫離（be detached from）某種結構性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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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角色、身份、活動等），商議公與私、暫時與結構狀態等各種閾限

轉換。這些實踐和與之關聯的體驗，具有非此非彼、模棱兩可、轉瞬

即逝的特性，空間因此具有了一種創造、生成有別於日常生活的結構

所規訓的秩序和內容的「潛能」（capacity），存在於人們「行動的時刻和

呈現的選擇」當中。移動傳播媒介的上述特徵為我們討論流動人群的社

會關係再嵌入問題啟發了新的思考：人們否能夠通過對媒介的調用，

有可能在其流動於外、不斷移動、遷徙的生活中建構起在流出地和流

入地社會關係雙重「嵌入」的交往實踐。

中國「老漂族」及相關研究

一般認為老年人群的流動程度比較低，因此中外學術界對老年流

動人口的關注都遠遠低於對其他流動人群的關注。近些年隨著老齡化

社會在全球普遍性的到來，逐漸有了更多的研究，議題主要關於老年

人群流動、遷徙的動機、決策過程、行為特徵、遷自何方、遷往何

處、對流出地及流入地的綜合效應等。國外學界主要通 「推拉理論」

（Lee, 1966）、「生命歷程理論」（Warnes, 1992）以及「地域認同」理論

（Cuba & Hummon, 1993; Cutchin, 2001）等理論框架來解釋老年人流遷

現象。綜合來看，這些研究認為，引致老年人遷移的動機有宜居環

境、社會關係、養老服務和經濟因素等，主要受環境、照護、社區聯

繫等影響（黃璜，2013），老年人的流動和遷徙主要基於獲得更優養老

服務、提升生命健康水準等主動的理性選擇。

受到城鄉二元結構、東方式傳統親情、贍養觀念的影響，中國流

遷老人的主要動因與西方國家顯著不同，他們主要為了與子女團聚、

照顧第三代，流入到子女工作的城市，成為本文所說的「老漂」一族。

「老漂族」並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學術概念，而是一種形象化的比

喻，指的是「人到老年以後，還要離開故土到子女所在的陌生城市生活

的那些老年人」（劉慶，2012）。

這些老人的流動方向與中國人口流動、城市化進程方向大體一

致，流入地主要是各種資源集中的大城市，流出地主要是中小城市和

農村地區。根據《新京報》一則公開報導，隨兒女遷居到北京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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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來自農村和中小城市的最多，依次佔36%和32%，然後是鄉鎮，

佔18%，而來自大城市的老人最少，佔14%（陳璐、許驍，2017）。从

本研究的調查對象來看，隨子女流動到武漢的老人們大多是省內跨地

區流動，以來自湖北省內的中小城市、縣城居多，其次是湖北省周邊

省份湖南、河南、江西等地區。武漢高教資源豐富，大學生畢業後留

下來工作、安家、定居，他們中很多人的父母往往也緊隨而來。

從階層背景來看，孟向京等（2004）的調查指出，北京流動老年人

口以高學歷、非農業戶口老年人為主，具有夫婦雙方共同流動、其子

女有著較強經濟實力、多為三代家庭等特徵，老人們退休前工作單位

以黨政軍機關、科研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為主。在本研究的調查對象

中，隨子女流動到武漢的老人們本身經濟條件普遍較好，退休前大多

工作在政府機關、國企、事業單位，有穩定的退休金收入。無需務

農、打工，退休後時間空閒，生活有保障，使得他們有充分的時間和

精力投入到對子女家庭和第三代的照顧之中。

儘管經濟上大體無虞，本該安享晚年的他們仍然承受著許多生活

中不為人所道的無奈。根據《新京報》的報導，71.5%的老人感到「社交

圈子小，會孤獨寂寞」，這是他們在異地生活遭遇的最大問題，其他問

題還包括「醫保、社保問題」（61.6%），「與子女生活習慣不同，易產生

矛盾」（59.2%），「來到陌生的城市，會無所適從」（56.9%）以及「子女

條件有限，老人被動分居」（49.7%）（陳璐、許驍，2017）。

目前學界對於「老漂族」的關注主要存在於社會學、老年學研究領

域，議題集中在「老漂族」的再社會化、社會融入、城市適應等問題及

解決策略，提出的措施偏向「社會工作介入」、「社區治理」等方面。這

些研究無差別地將他們看做是等待救助的被動的群體，忽視他們自身

的能動性創造。他們如何在行動和與他人互動中應對這些交往困境、

開展自己的生活，傳播、媒介無疑扮演著重要角色。

早期老年學研究認為伴隨年齡的增長和身體的衰老，老年人在社會

角色、人際交往、認知行為等方面逐漸「與社會脫節」，趨向「退化」、「失

智」、「失能」的狀態，與社會和個人隔絕來往，情緒低落，感到孤獨無

依、生活無意義幾乎是老年人群及個體不可避免的境遇，此為老年學理

論中著名的「脫離理論」（disengagement theory）（Cumming & Henry,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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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視角過度誇大了生理年齡造成的結果，而忽視了老年人的個

體差異、主觀能動性以及社會環境的影響，缺乏對老年人主體性和主

動的創造性活動能力的關照，遭到了後來諸多學者的質疑和反思，研

究者們據此展開了一系列新的理論探索，提出：「活動」理論（active 

theory），認為老年人可以通過積極參與社會活動增強生活滿意度和社

會適應性（Havighurst, 1961）；「連續性」理論（continuity theory），認為

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品質與其業已形成的個性特點、價值觀念和生活方

式有關（Atchley, 1972, 1989）；「符號互動」理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 

theory），認為老年人生活的環境、個體以及二者相互作用影響著衰老

過程，他們在所處社會環境中從與他人的社會交往和互動中所獲得的

自我概念和認知影響著其生活滿意度（Marshal, 1979）；「角色」理論（role 

theory），提出老年人如何適應過去的社會角色的退出、找到新的角色

定位，順利完成角色轉換對於晚年生活品質很重要（Blau, 1973; Sinnott, 

1977）；「社會建構」理論（social constructivism theory），認為老年人如

何看待自己的生活經歷和生命意義決定了他們的生活狀況（Ruth & 

Kenyon, 1996）；「賦能理論」（empowerment theory）則強調，社會工作

的介入可以在身體、個人、家庭、群體、社區、政治等層面，協助老

年群體減少無力感，提升社會交往與社會參與能力，建立更加積極的

生活態度和自信，增加掌控所處環境並解決自身問題的能力，增加面

對衰老的心理調適（Bland, 1996; Bounds & Hepburn, 1996; Kam, 1996）。

上述理論從各自的理論視角都肯定了老年人仍然保有「獲得」和「創

造」的潛能，有學者據此提出「成功的老化」的概念（successful aging）

（Rowe & Kahn, 1987, 1997, 1998）， 類似的說法還有「活躍的 

老 化」（active aging）（Fernández Ballesteros, 2008;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具生產力的老化」（productive aging）（Caro, Bass 

& Chen, 1993）、「健康的老化」（healthy aging）（Khaw, 1997）、「強健

的老化」（robust aging）（Garfein & Herzog, 1995） 以及「超越老化」

（gerotranscendence）（Tornstam, 2005）等理論及概念。正如人類學家景

軍（2017）所指出的那樣，「老人不應該是被遠離的對象，或者是被由

所謂『大愛』支持的對象。老人有自己的主體，社會也需要為老人創造

能讓他們有主體性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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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傳播學科裡，以老年人為主體研究對象的老年傳播研究起

步比較晚，按照Angie Williams和Virpi Ylänne-Mcewen兩位學者（2000）

的說法，國際傳播學界是在近60年裡開始對老人研究產生興趣。「老年

人」很長一段時間內只是作為研究中的一個變項或分組出現，用以與其

他分組進行對照，少有將「老年人」進行單獨研究，稱不上真正意義上

的「老年傳播」。台灣政治大學的蔡琰和臧國仁兩位學者有感於家中老

人的生命體驗以及中文傳播學界在老年傳播上的滯後，於2001年組織

起「老人傳播研究群」，並於2012年出版《老人傳播理論、研究與教學

實例》一書（蔡琰、臧國仁，2012），是至今華語傳播學界在該領域最為

全面的梳理。在中國大陸，儘管老年學研究在醫學、社會工作、心理

學等領域已經有相當多的產出，老年傳播領域卻十分貧瘠，被稱為「被

遺忘的角落」（吳歡，2013），而探討老年人社交媒體使用的研究大多數

還只是做一些簡單的靜態描述，理論化程度不高。

近年來，資訊技術（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

互聯網、新媒體研究如火如荼、層出不窮，而相較於對其他群體的研

究，新聞傳播學科對於老年人與新媒介之間互動的關注仍然嚴重不足

和滯後，有學者將這一現象稱為「研究的鴻溝」（Ihm & Hsieh, 2015）。

亦有學者在SSCI等五個國際引文索引中，以「老年人」與「資訊技術／

產品／服務／生活」、「數字技術／產品／服務／生活」、「新媒體／媒介」、

「技術接受」、「數字鴻溝」為文題檢索關鍵字，截止2013年底，共梳理

出相關文章65篇，研究內容集中在資訊技術的惠老發展規劃、資訊技

術對老年生活的服務價值、影響老年人接受資訊技術的因素、老年人

對資訊產品的使用特點、資訊產品的惠老設計五個方面（蓋龍濤、康智

凱、黃子珺，2017）。

對「數字鴻溝」的揭示是資訊技術、互聯網研究領域最富成果和影

響的發現之一，該理論認為，相對於其他人群，老年人在互聯網的接

入、心理、技能素養和使用上處於劣勢。目前關於老年人群的互聯

網、新媒體研究大量圍繞的是對「數字鴻溝」的技術治理，包括：互聯

網對於老人群體的作用和意義：提供健康資訊，提供社會支持和賦權，

增加自我效能感和控制感，增進社會交往、減少孤獨感，增加社會資本

等（Barak, Boniel-Nissim, & Suler, 2008; Cotten, Anderson, & McCull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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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Sum et al., 2008）；老年人使用互聯網的行為和態度及其影響因素

（Kelley et al., 1999; Lam & Lee, 2006）；老年人無法以及不願近用互聯

網、新媒體的障礙及影響因素，包括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經濟狀

況、身體機能上的受限情況、缺乏技術幫助、無力支付技術設備費用等

（Blit-Cohen & Litwin, 2004; Marquié, Jourdan-Boddaer, & Huet, 2002）；

縮小數字鴻溝，促進老年人互聯網採納的對策，如提供技術培訓，改進

互聯網網站的設計，增加老年人專有網站，在老年人經常出現的公共空

間增加電腦設備的投放，鼓勵家庭成員提供支持、增強代際之間的傳授

等（Gatto & Tak, 2008; Selwyn, 2004）。

上述研究具有強烈的功能主義範式預設，通常採用「採納與使

用」、「創新與擴散」的理論模型來分析，其研究的目的在於找出阻礙老

年人群互聯網使用的人口統計學因素和技術、社會原因，探尋促進互

聯網向老年人擴散以及推進「智慧養老」的對策，老年人的互聯網使用

往往被當成既定、天然的「問題」。同時，對於互聯網使用這一充滿個

性化、情境化的行為，這些研究忽視了老年人群體內部因心理、情感

因素造成的具體實踐上的異質性，更缺乏對接入互聯網的這部分老年

人在日常生活情境中如何運用新技術展開自己的生活、實現何等程度

的社會交往和情感聯結之細緻考察。

學者邱林川（2013）在《工人階級的網絡社會》一書中打破「數字鴻

溝」理論的絕對二分法，將具有「低流動性」的老年人歸類為「資訊中下

階層」（information have-less），介於「資訊擁有者」（haves）和「資訊匱乏

者」（have-nots）之間的人群。他認為，由於醫療改革、獨生子女導致的

家庭結構變遷、勞動者流動性大幅增加等因素，老年人利用資訊通信

技術來獲取醫藥健康資訊和增加與遠距離家人的溝通交流的訴求十分

強烈，而商品經濟化的電信市場和注重高精尖技術研發的政策導向使

得具有節儉生活傳統或較低收入的老人難以成為電信設備生產商和資

訊內容提供商的目標群體。因此，老年人被排除在「資訊富有者」的行

列，轉而通過小靈通、預付卡等中低端資訊傳播技術來使得自身的需

求得到一定的滿足。老年人並非無知的、等待被教育的「資訊匱乏

者」，而是積極利用資訊通信技術滿足自身需求的實踐者。然而，這些

中低端設備功能簡單，一般只有基本的通信聯絡服務，無法充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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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促進社會參與、擴展人際關係、資訊傳播與交流、促進尊重與賦

權等在內的社會福利功能。

隨著新媒體技術的發展，上述研究取向及發現的現實基礎有所變

化，在一些國家，近年來老年人群接入和使用互聯網的比例大幅攀

升，使用社交媒體的比例在近5年來急速增長（Anderson & Perrin, 2017; 

Perrin, 2015）。而在中國，老年人正在成為社交媒體用戶增長的新動

力。根據凱度調研發佈的《2017中國社交媒體影響報告》，截止2017年

3月，50歲以上人群使用社交媒體的比例為34.2%，60歲及以上人群使

用比例為13.4%，相較於上一統計年度，用戶數增長百分比都超過了其

他群體。兩組人群相加在社交媒體總用戶數中佔比達11.7%，較以往持

續提高（凱度調研，2017）。由中國社科院國情調查與大數據研究中心

聯合騰訊互聯網與社會研究中心共同發佈的《生活在此處——社交網絡

與賦能研究報告》顯示，社交媒體已經成為中國老年人養老生活的重要

組成部分，在老年人所使用的社交軟件當中，微信的比例是最高的（中

國社科院國情調查與大數據研究中心、騰訊互聯網與社會研究中心，

2017）。除此之外，近年來「曬曬父母們的朋友圈」、「中老年表情包」、

「老年人微信朋友圈為何鍾愛雞湯和謠言」等屢屢成為輿論熱點，表明

老年人群對微信的主動使用已成為突出的傳播現象。

學者孫瑋（2015）將微信稱其為「中國人的在世存有」，認為微信除

了功能性的使用，還提供了一種其他媒介無法提供的深切體驗：存在

於眾人中、存在於世間的存有感。由此出發，本研究意在以「老漂族」

的微信使用為切入點，考察和探尋他們如何在日常交往實踐中使用這

種中介化的新媒介技術和傳播，創造性地勾連和改造自己的社會關係

網絡，新媒介技術又是如何介入、生產、重構他們的流動空間。在這

裡，本文採納空間社會學理論尤其是列斐伏爾的觀點，將「空間」視為

不僅僅只是社會關係和社會過程運行的既定容器，而是「被列為生產力

與生產資料、列為生產的社會關係，以及特別是其再生產的一部分」

（列斐伏爾，2003：51）。

有研究者將移民群體在互聯網上的聯繫分為三種：新的聯繫（new 

ties）、舊的聯繫（old ties）和失去的聯繫（lost ties），發現互聯網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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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既可以幫他們整合進新的移民社群之中，也可以和過去的社群保持

聯繫，維繫和重新發現他們和故鄉的聯繫（Hiller & Franz, 2004）。與

西方社會的移民不同，由於中國屬地化管理、戶籍制度的約束以及原

生家庭的強大聚合力，「老漂族」們的「根」仍然在老家，各種社會身

份也留在了老家，他們在流入城市後仍然需要具身性地往返於流出地

和流入地之間。同時，有別於普遍嚮往城市生活、通常為「候鳥式返

鄉」的農民工群體，因「照顧子女生活」而來的「老漂族」們對生活了大

半輩子的家鄉有著更深的眷戀，由於不參與流入地的經濟活動，他們

在流動時間的掌握上相對更加自由，返鄉頻率更高。對中國「老漂族」

微信使用的考察，除了考察他們與流出地、與流入地的聯繫之外，不

可不將他們返鄉過程中的使用情況納入進來，特別是身體移動和移 

動社交媒體如何相互配合。據此，本研究提出以下三個具體的研究 

問題：

研究問題一： 「老漂族」們如何使用微信在流入地結交新的朋友，

這對他們新的社會關係的創造和擴展有何作用？

研究問題二： 「老漂族」們如何使用微信與老家的親友聯繫，這對

他們舊關係的找回和維護有何作用？

研究問題三： 「老漂族」們在返鄉過程中如何使用微信，這對他們

在不同空間之間的連接與切換有何作用？

研究方法

資料收集

由於本研究探尋的是老年人的微信使用，因此主要採取網絡民族

誌（internet ethnography）的研究方法（又可稱為「虛擬民族誌」（virtual 

ethnography）、「賽博民族誌」（cyber ethnography）、「線上民族誌」

（online ethnography）、「數字民族誌」（digital ethnography）。網絡民族

誌是隨著互聯網發展起來的一種民族誌方法，以方便對互聯網及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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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文化現象進行探究和闡釋。按照Hine（2000）的界定，它是在虛

擬環境中進行的、針對網絡及利用網絡開展的民族誌研究（ethnography 

in, of and through the virtual）。根據羅伯特．V．庫茲奈特（Robert Kuzinets）

（2016）的定義，網絡民族誌是應用於當前以電腦為中介（computer-

mediated）的社會世界中可能發生的一切事情，基於線上田野工作的

參與觀察。可以看出，與實地民族誌相區別，網絡民族誌是以網絡上

的個人及社群行為作為研究對象，研究者在網絡上進行觀察和資料 

收集。

近年來，微信日益構成人們新的生活和交往空間，特別是借助朋

友圈、微信群裡的「書寫」，人們可以隨時隨地方便地記錄、表達、展

示自我。由此，網絡民族誌又誕生了微信民族誌這一類別，即「基於移

動互聯網的網絡現實空間或微信社群的田野工作的文本及參與觀察記

錄」（唐魁玉、邵力，2017）。不少社會學者、民族研究學者都呼籲社會

科學研究者應該將田野擴展到微信裡的「微生活」空間：「世界文化在發

生著一種方向性的轉型。對中國而言，由微信群所帶動的生活方式的

變革，必將是一個借助微信書寫的新途徑而構成大眾表達的微信民族

誌時代的來臨」（趙旭東，2017）。近兩三年國內已有學者開展了為數不

多的採用微信民族誌的研究，例如孫信茹（2016）對普米族年輕人使用

微信參與文化實踐的考察。

由於網絡的虛擬性和身份隱匿性，研究對象的線上自我與線下自

我時常有不一致、割裂的情況存在，研究者在網絡環境中所觀察到的

可能只是「一個片面的、有限的畫面」（卜玉梅，2012）。同時，線上空

間和現實世界也是相互嵌入，互為建構的。因此一些學者主張除了在

網絡虛擬田野中進行參與觀察和利用網絡媒介進行訪談之外，理論上

還應開展網下的觀察和訪談（Sade-Beck, 2004）。因此，本研究在執行

中將線上觀察和線下的半結構訪談相結合，兩方面的內容注意相互驗

證和校正，將他們線上的發帖、交流行為放置在其生命經驗和生活脈

絡之中進行理解和闡釋。

具體來說，首先是通過一位熟識的阿姨1號受訪者的拉入，筆者加

入了以「老漂族」人員為主的A社區和B社區兩個廣場舞微信群（以下簡

稱A群和B群），兩個群的成員都是通過線下的廣場舞團體組織、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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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群裡來的。兩個群的成員有部分重複，除了筆者，總共有75位成

員，他們目前都在武漢光谷地區隨子女生活。武漢是中國大陸高教資

源十分集中的城市，也是中部地區的特大中心城市，每年都有大量的

「老漂」人群隨著他們畢業留漢工作的子女流動而來，選擇這樣的研究

對象對於本研究主題具有代表性。

自2017年9月筆者展開了半年多的線上觀察，隨時隨地觀察他們

在互聯網空間裡的交往情況，收集整理兩個微信群的聊天記錄和部分

成員在微信朋友圈的書寫內容，獲得了豐富的文本資料。為儘量保證

所獲取資料的自然狀態，在平時的線上觀察中，絕大部分時間裡筆者

在群組裡都保持「暗中觀察」的「潛水」狀態，對成員們之間的討論不介

入，遇到與本研究有關的重要發言時，筆者一般會發起一對一私聊以

便進一步確證、了解情況，或者約定進行線下的面訪。最後對五位成

員進行了線上的單獨深入訪談，對其中三位成員還進行了多次的線下

面訪，每次訪談時間在半小時到1小時30分鐘之間（訪談提綱見附錄

一，訪談對象基本情況見附錄二）。

上述觀察、訪談對象裡面，在微信群裡發言的成員一般都是願意

與陌生人交往、對流入地適應較好的老人，為了擴大研究對象流動地

域和人格特質的多樣性，筆者還在同期觀察的家鄉湖北省西部H縣一

個以本地老年人為主的微信群裡，對六位曾有過異地流動經歷的成員

就本研究主題進行了面訪，每次訪談時間在半小時到1小時20分鐘之

間，他們分別在武漢、深圳、青島、上海等地有過短期或長期隨子女

居住的經歷，其中五位訪談對象未參加過流入地任何的線上、線下的

社會群體（訪談提綱見附錄一，訪談對象基本情況見附錄二）。

資料分析

本研究採用「同步助手」軟件導出、保存和管理微信群聊天記錄和

微信訪談記錄，該軟件能自動將微信移動客戶端上的所有聊天記錄導

出為方便進一步歸納、搜索的Excel文檔格式，此外本研究還將線下半

結構訪談錄音全部轉成了文字稿。根據本研究所提出的三個具體研究

問題，筆者首先將上述資料編碼為以下三個主題類別：與流出地的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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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舊關係的維護），與流入地的聯繫（新關係的建立），返鄉流動中的

聯繫。

然後，通過與上述主題類別有關的關鍵字、語句、片段的搜索和

整理，研究進一步篩選、提煉出下面幾個子分類，其中「與流出地的聯

繫」主題包括：「流動到異地的感受」、「在流入地新加微信聯繫人的情

境」、「在流入地使用微信的感受」；「與流入地的聯繫」主題包括：「微

信上與老家人聯繫的關係人構成」、「微信上與老家人聯繫的內容訴

求」；「返鄉流動中的聯繫」主題包括：「返鄉流動的原因」、「返鄉前對

微信的使用」、「返鄉過程中對微信的使用」、「返鄉後對微信的使用」。

研究對上述質性材料及典型個例的具體分析和闡釋見接下來三個部分

的內容。

編織與勾連： 
微信與「老漂族」流入地社會關係的「嵌入」

追隨子女而來的「老漂族」大部分來自於小城市、縣城、鄉鎮這樣

的「熟人社會」，流動到城市以後，儘管能與家人團圓，社會交往的突

然被迫切斷以及城市商品房社區鄰里關係的缺失都讓他們普遍更加容

易感到內心孤獨：「出去誰也不認識，只能成天關在家裡，有時簡直像

坐牢一樣」、「待著這裡太憋屈了」、「也沒個聊聊天的朋友，連對門對

戶都不認識」等等是筆者在調研中聽到的他們剛來城市最大的「不習慣」

（7號受訪者、10號受訪者、11號受訪者）。因此在照料家庭事務之

外，他們有著在流入地建立新的社會關係的迫切需要。本部分旨在考

察第一個研究問題，「老漂族」們如何使用微信在流入地結交新的朋

友，這對他們新的社會關係的創造和擴展有何作用？

傳播研究領域目前關於中國老年人社會交往的研究大量是對廣場

舞的觀察，這些研究表明，跳廣場舞是當代中國老年人排解孤獨、尋

求認同、重建交往的重要途徑。微信興起並在中老人群流行開來以

後，現實空間裡已有的廣場舞社群走向網絡化，通過微信群迅速在網

絡空間裡得到移植、維護、深化和延伸，形成他們在流入地與人互動

交流的重要的交往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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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腳「廣場舞群」:「老漂族」的社會關係接入

過往的研究表明，「老漂族」在流入地的社會關係呈現內卷化、不

穩定、淺層次的特徵，交往範圍小，以家庭關係和同鄉關係為主（李靜

雅，2014；楊芳、張佩琪，2015；劉亞娜，2016）。「老漂族」們普遍對

老家「走兩步就能見到熟人」的氛圍甚為懷念，然而由於對交通不熟

悉，他們來到城市後，身體活動範圍多數局限在社區周圍，如何重建

親近的鄰里關係、朋友關係，重新找到傳統社區裡的人情味，對於他

們適應和逐漸融入新的生活環境以至形成歸屬感尤為重要。在中國城

市社區，由於社區橫向組織發育不良，「老漂族」們往往缺少參加社區

活動、結識鄰居的管道，而微信群正成為他們新興的交往空間，尤其

是建立在現實廣場舞團體之上的廣場舞微信群成了他們在城市重要的

落腳點。

「剛來這裡時我不太習慣，沒有認識的人嘛，我就去社區裡面和附

近跳廣場舞的地方問領舞的人能不能參加跳舞，他們很歡迎我，就互

相加了微信，然後就把我拉到了微信群裡，說這樣以後有什麼通知方

便一些，後來跟群裡幾個跳舞跳的好的、聊得到一塊的人又建了一個

小群。」6號受訪者坦言她來到深圳最先認識的朋友就是社區廣場舞隊

的「姐妹們」。

1號受訪者隨女兒來武漢定居四年多，在武漢一共加入了三個微信

群，都和廣場舞有關，除了參加自己社區的廣場舞團體然後被拉入到

微信群裡，因為常常去隔壁另外一個社區練舞，還被拉入到隔壁社區

的廣場舞微信群裡，由於空間位置接近，這兩個微信群的人員重合率

相當高。此外，她還和兩個群裡面其中六個「興趣愛好相同、脾氣性格

較合、比較投緣」的舞友建了一個名為「姐妹情」的小群，「在這個群

裡，大家聊天可以放得更開些」。

2號受訪者來武漢五年多，每天早上給全家人做完早餐後的9點到

10點半和每天晚上洗完碗後7點到9點是她固定的鍛煉時間，她目前在

自己社區參加了太極拳隊、扇子舞隊、毽子舞隊、佳木斯健身舞隊，

合唱隊等，每支隊伍每個舞種都建立了自己的微信群，「你哪天不想去

的話，他們還會輪番在微信裡喊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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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廣場舞微信群的群主通常也是實體舞蹈隊的組織者，建群的

初衷一般是便於舞蹈隊的組織管理，包括向成員發送通知，比如跳舞

的時間、地點、著裝要求、臨時變動，以及成員有事向組織者請假等

等。每天早到跳舞現場的成員就會在群裡發出號召，「姐妹們出來舞舞

啊」，「今天我們學新舞，希望大家把家裡事安排好，早上出來學習學

習」。有些群主十分善於運用微信鼓勵大家堅持跳舞，有一天早上天氣

冷，去跳舞的人比較少，A群群主3號受訪者就把現場數人不畏嚴寒、

專心致志跳舞的狀態拍成視頻上傳到群裡，馬上引來了其他成員們在

群裡表達出讚揚和嚮往之情。這些信息不僅發揮著傳遞性功能，還 

推動、維繫了「老漂族」們在現實空間裡的交往，使之更有常規性、穩 

定性。

雖然多是以「XX社區舞蹈隊」命名，這些微信群卻有著很大的開放

性，和現實實體裡的成員並不完全一致。A群群主3號受訪者就告訴筆

者，「只要想進群的，都可以進來」，B群的成員們則多次表示，「進了

一個群都是姐妹」。群裡除了廣場舞隊的成員，也有一些成員們在練

舞、交流、演出等場合認識的社區外面的人，他們有的只是在現實空

間中萍水相逢，今後也很少有機會再重逢，卻可以通過微信延續、深

化著交往。

微信作為移動社交媒體，不僅是資訊傳遞的管道，也是具有「雙重

勾連」作用的意義媒介，勾連著人們不同時間、空間、向度上的自我存

在和社會關係（孫信茹，2016）。「廣場舞」微信群成為「老漂族」落腳城

市的重要入口，一方面，微信通過現實空間和網絡空間的雙重勾連、

網絡節點之間的相互連接，維繫、擴大著「老漂族」的交往範圍。另一

方面，通過大群套小群、不同群之間交織互聯的這種層級化、圈子化

的多圈層式的交往和互動，微信在短時間裡編織起他們在流入地的社

會關係網，並使之更趨穩定和緊密。

「進了一個群就是姐妹」：「老漂族」微信群的共同體塑造

被1號受訪者拉入群後，筆者發現在群裡成員們言必稱彼此為「姐

妹」，這讓筆者頗為好奇，初衷用於通知的廣場舞微信群如何成為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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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漂族」們「親如姐妹」、有歸屬感的共同體？在觀察和訪談中，筆者

發現「老漂族」微信群有其特別的「姐妹」情誼塑造機制。

在傳統熟人社會中，儀式是維繫共同關係、人與人互動、形成鞏

固村落共同體的不可或缺的社會機制，發揮著凝聚社會、融和情感、

傳承文化、確認秩序等重要功能。所謂「儀式」即是一種「組織化的象

徵活動與典禮活動，用以界定和表現特殊的時刻、事件或變化所包含

的社會與文化意味」（費斯克等，2004：243），包括禮節、典禮、巫

術、禮拜、慶祝、日常儀式化行為等類型（王霄冰，2008：15），具有

重複性、程式化、象徵性等特徵。蘭德爾．柯林斯（Randall Collins）

（2009）發展出互動儀式理論框架，認為其構成要素有四：兩個或兩個

以上的人身體共同在場、對局外人設定了界限、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在

共同活動或對象上、人們分享共同的情緒和情感體驗。

大眾傳播的發展和普及使得儀式的形成和傳播能夠跨越空間的阻

隔，而在以社交媒介為中介的網絡交往中，儀式被完全符號化了，通

過圖像符號、文字符號來構成。同時與傳統媒體提供的「媒介儀式」相

比，個體之間、個體與群體之間還能進行即時的互動和參與，形成共

同的「虛擬在場」和新的情感聯結形式，也促進了新的儀式、符號和意

義的產生。在「老漂族」微信群裡，「歡迎」儀式和「早安」儀式成為「姐

妹情誼」塑造的兩大重要儀式。

相較於於筆者同步觀察的以本地人為主的老年人微信群，「老漂族」

微信群的進群方式更有儀式感也更加隆重。例如，筆者由1號受訪者拉

入群裡時，先是1號受訪者在群裡向大家說明，「姐妹們，這是我的朋

友喲」，「謝謝姐妹們歡迎我的朋友」，然後是筆者做自我介紹，接著很

快筆者收到了群裡成員們潮水般的各種各樣的歡迎形式，有「禮炮齊

鳴」的動態圖片，有絢爛的動畫煙花，有熱情洋溢的歡迎辭─「熱烈

歡迎新朋友」、「進了一個群就是姐妹」，令筆者頗有受寵若驚之感。據

筆者觀察，其他新成員進群時，上述儀式和步驟幾乎會重複發生。由

於在異鄉缺少朋友，「老漂族」格外注重進群的儀式，這種儀式感的營

造反映出他們對於社會交往的迫切渴望，同時也具有了一種生產性意

義，那就是通過快速賦予新進成員集體身份，鞏固和維護「我群」的存

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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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安」問候和節假日問候是老漂族「微信群」裡另一項重要儀式，

受訪者中很多人表示一早起來睜開眼第一件事就是向群裡問「早安」，這

已經成為他們每天的習慣，或是一張簡單的圖片，或是一句簡短的文

字，或是精心撰寫的一段話：「世界上最美麗的語言，就是與你說早

安。言不在多，一句早安溫暖你的心，一句早安讓一整天的你充滿陽

光，微笑，正能量。用一句溫暖的早安開始新的一天吧，早上好！」。

為了保證每天不重複以及有新意，他們通常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在各種渠

道搜羅上述資訊，但依然樂此不疲。除了每天日常的問候，老人們也會

配合節慶、時令、特定情境、場景對問候語句進行相應創作，例如夏天

天熱時會加上「照顧好自己，相處是緣，問候是情，願我的問候能給你

帶來絲絲涼爽」，重陽節時的問候則會增添登高望遠、賞菊等節慶意向。

問安、問好是中國傳統人情社會裡的重要禮節，受到現代性衝擊

而在現實交往中被淡化、消解，老年群體借助社交媒體使之在微信社

區裡得以「復興」且更加靈活、持續而日常化。這種無需回復的簡短資

訊，對於資訊的發送者，一方面可以向其他成員傳達出「我很關心你、

在意你」的情感，從而獲得社交滿足感，另一方面他們在每天打卡般的

問候中日積月累形成了網絡空間裡的實踐慣習，培養起對社群的歸屬

感來。同時對於群裡的成員們來說，彼此的「早上好」問候也營造起群

裡熱鬧的氛圍，使得他們每天一早就感受到被關心被關注，得以維持

最低限度的往來，這對於那些群裡不愛發言的成員也有意義。

「我在群裡不太愛發早安啊節日好啊什麼的，我覺得那樣比較刻

意。但每天早上一睜眼會習慣性地刷群，看到他們發早安，心裡還是

挺溫暖的，哪天群裡沒人發，還會感到少了什麼。」（5號受訪者）

儀式性的交往雖然頻度很高，一般停留在禮貌上的、象徵性的互

動，成員們之間難以進行情感上的深層交流和溝通。筆者觀察到，「老

漂族」們在微信群裡借由對共同話題的分享、討論所進行的意義生產和

共享在「姐妹情誼」的塑造中起到了關鍵作用，而這些分享和討論大多

是借助轉帖來實現的。微信不僅是社交媒介，也是重要的資訊傳播媒

介。根據艾媒諮詢發佈的《2016年App與微信公眾號市場研究報告》顯

示，2016年微信公眾號數量超過1200萬個（艾媒諮詢，2016），這成了

成員們之間信息流動的主要來源，也就是「轉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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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日常事務的通知、廣場舞的學習交流之外，「老漂族」們之間

的轉帖分享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的資訊和話題，形式包括文章、

視頻、圖片、段子、順口溜等：

健康養生類資訊，例如〈抗癌防癌蔬菜排行〉（A群2017年10月12

日聊天記錄）、〈拍打一個地方，能排掉100多種疾病〉（B群2017年10

月16日聊天記錄）、〈癌症起因已找到，太可怕了，再忙也要看看！〉

（B群2017年10月17日聊天記錄）；

勵志類文章、心靈雞湯，例如〈91歲老太太，身型似18，一出場驚

豔全場〉（A群2017年10月22日聊天記錄）、〈人生，要有陽光般的心

態〉（A群2017年10月17日聊天記錄）、〈人活著，誰都不用瞧不起誰。

三年河東，三年河西！〉（B群2017年10月21日聊天記錄）；

傳遞愛國情感的文章，例如〈中國量子衛星了不起！厲害了我的祖

國！〉（B群2017年10月21日聊天記錄）、〈昨天毛澤東女兒公開露面，

太漂亮了，習總親自接見〉（B群2017年10月23日聊天記錄）、〈總書記

說：「飯碗一定要端在自己的手裡，碗裡面主要要裝中國的糧食」〉（A

群2017年10月18日聊天記錄）；

生活資訊，主要是關於停水停電、美食烹飪、服飾美容等的生活

資訊、小竅門等，例如〈農村婆婆教我這樣醃黃瓜，給肉都不換〉（A群
2017年10月21日聊天記錄）、〈一根筷子竟然也能編出好看的髮型〉（A

群2017年10月16日聊天記錄）。

前三類資訊被他們稱為「正能量」資訊，指的是那些對人生有幫

助，給人以正面情緒和向上力量的資訊，後一類資訊的分享主要是利

他性的動機，指那些「別人不知道的、新奇的」資訊，分享的目的是提

醒大家注意。這些資訊切合了老年人群體的心理需求，因此很容易引

起大家的興趣和共鳴，發送者從中收穫了自我價值感和滿足感，而其

他人則通過對這些資訊的支持、評論、轉發，完成了意義共享和情感

認同的過程。

除此之外，相較於以本地老人為主的微信群，老漂族們更加熱衷

分享「親情」、「養老」之間的話題，也往往最能引起成員們熱烈的討

論，他們善於挪用媒體的報導，對這類話題進行共同解讀、闡釋和延

伸。例如一次1號受訪者在「姐妹情」微信群裡分享了一篇名為〈兒子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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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去養老院，看哭了！我連看了三遍〉的文章，大家迅速展開了如下 

討論：

「秀」：你在哪找視頻，把我看哭了是小事，關鍵把小孫爺也跟著

哭了連聲喊媽媽，傷心的不得了。

5號受訪者：這視頻看後，心酸，淚水都流出來了。兒子左右為

難。

1號受訪者：我們在不久的將來也要面臨養老的問題，誰也不知道

未來的路怎麼走，趁我們現在還能跳，還能跑，開開心的過，車

到山前必有路，姐妹們不必傷心，快快樂樂過好每一天。

5號受訪者：是的妹。是你說的，趁我麼現在還能跳，能跑，開心

快樂過好每一天吧。

「王敏」：姐妹們說得對，一起開開心心過好每一天

5號受訪者：妹妹們：我們開心快樂舞一天，過好每天的生活：注

意保重身體，健康的活著

「秋韻」：這個是我們都將面臨著的問題。等我們老了那一天孩子

們沒多少精力來照顧我們。像我們的條件也請不起保姆，養老院

是我們的歸屬。

「秋韻」：所以我們群裡姐妹們有緣走到一起，不是親人勝似親

人，等我們老了跳不動了就一起散步聊天，抱團養老！

4號受訪者：就是呀，等我們都老了就到一個養老院，我們姐妹還

在一起。

「王敏」：嗯

「王敏」：我看完了，估計這就是我們最後的命運

關於如何養老、在哪裡養老的問題，老漂族們比在本地的老人有

更深的焦慮感，這種焦慮感在現實中難以向子女和旁人表達，微信群

裡的分享和表達則提供了他們體面地釋放情緒的管道，這樣的話語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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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促進了「闡釋共同體」（interpretive community）（Hyme, 1980）的形成，

他們從建構共識和情感慰藉中加深了彼此的關聯和歸屬。

除了虛擬世界的互動之外，微信群還勾連起他們線下的結伴活

動，豐富、擴展、鞏固了他們之間的交往關係：

一方面微信群使得「老漂族」線下活動更有組織性。除了平時每天

的練舞之外，微信群組織的其他線下社會性活動還包括互助性活動，

例如紅白喜事、生病探望等，以及娛樂性活動，例如外出演出、聚

餐、結伴出遊等。活動一般在微信群裡發佈、報名和集合，相比以前

的短信、電話通知，免去了一對一逐個通知的麻煩，使得活動開展地

更有組織性，在一定程度上補償、替代了橫向社區組織功能上的不足：

群裡有姐妹家裡有喜事，或者誰生病了，我們都湊一點份子去，

關係都較好，有時我們AA制聚餐，有時我們結伴週六週天在周邊

遊，有時我們結伴逛街購物，最近我們有個計畫，與深圳廣場舞

一個隊聯繫，兩隊互動準備到深圳、香港遊，她們也來武漢遊。

（1號受訪者）

另一方面，在組織線下活動時，微信群還通過保存和塑造集體記

憶的方式促進著「老漂族」的集體團結。所謂集體記憶「並非其成員個

體回憶之總和，而是社群成員的共享記憶。就此而言，它意味著所有

成員都能夠回憶起來的一種共同的過去」（Zerubavel, 2003, p. 4），是共

同體建構的重要中介。在現代社會，大眾傳媒是最重要的集體記憶機

構，而新型移動社交媒介微信以其集合多種媒體表達形式，為老人們

開展自主性的交往活動提供了一種操作方便的集體記憶數字載體。

進行線下的結伴活動時，成員們會隨時隨地通過微信群與沒有來

參加的成員們進行互動，分享途中所拍的精彩照片、視頻、見聞和感

想，後者往往會送上稱讚之情，表達出身臨其境的感受：「姐妹們玩得

好開心呀」，「大家今天都好漂亮，個個都是美女」……這種遠程的交流

在成員們之間形成共同的關注，在場的成員在身體的流動中獲得一種

認同感，其他成員也間接參與了集體活動，獲得「虛擬在場」的參與

感，微信群裡熱鬧的討論和現實空間裡熱火朝天的活動通過傳播達成

了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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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活動結束後通常還會有人把這些照片、視頻精心製作成文

字優美、配樂精美的相冊、視頻影集進行二次傳播，這主要得益於視

頻製作工具如美圖秀秀、美篇、彩視等軟件在老人群體之間的普及和

流行，面向老年人群體的微信公眾號例如「新老人」等也提供相關服

務，操作簡單易學。老人們在這些平台上可以方便地對照片進行文字

添加、配圖、配音樂，然後保存在個人帳戶裡面，也可以直接分享到

微信群聊，私聊和朋友圈。在上述過程中，微信平台成為了老人們集

體記憶書寫、分享和存儲的空間。電子相冊裡充滿感激和懷念的文

字、悠美的音樂和大家歡快的笑容、熱鬧的場景，為這些集體活動打

上一層玫瑰色的濾鏡，將其美好鮮活地展現在人們眼前，創造出彼此

之間情感的聯結和共賞的空間，進一步增進了集體團結。

「可攜帶社群」： 
微信與「老漂族」流出地社會關係的「再嵌入」

跨地域流動是一個「脫域」和「脫嵌」的過程，既意味著對原有地理

邊界的穿越，也意味著社會關係從彼此互動的地域性關聯中脫離出來

（吉登斯，2011）。「老漂族」們在流動之前的生活和社會關係是長時

間、高度地域化的，數十年來根植於家鄉的人情關係網和習得的規範

性知識，是他們實踐意識、自我認同、歸屬感、本體安全感的重要來

源。而「流動」的生活硬生生地切斷了他們過去的一整套社會性關聯甚

至連根拔起，因為空間的阻隔而使得生活情境被割裂，原有的社會人

際關係被分散，親戚之間變得疏遠，鄰里關係、朋友關係網絡、相處

融洽的小群體等都被拆散。由此，本部分旨在考察第二個研究問題，

「老漂族」們如何使用微信與老家的親友聯繫，這對他們舊關係的找回

和維護有何作用？
Licoppe（2003）在考察移動電話與社群關係時認為，不停地打電話

可以讓人們覺得並確保與他人的聯繫永久存在。然而這一點對老年人

群體並不適用，在微信興起之前，儘管可以通過座機電話、手機通話

與老家的親人朋友們聯繫，但普遍有勤儉節約傳統的老年人們往往並

不捨得用來進行長時間的情感交流，一般只作為「報平安」、「說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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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節假日問候」等簡短溝通之用。而使用移動社交媒體微信則完全

無需經濟方面的顧慮，當被問及微信有哪些好處時，老人們異口同聲

說到的最多的答案就是「打電話不用錢」。由於無線局域網（WiFi）在家

庭中的普及，通過微信，「老漂族」們便能隨時隨地以較低的費用來與

遠方的親朋好友取得和保持聯繫，同時比起電話聯繫，微信生產的這

種「共在」空間又是更具有實在性的，通過視頻通話功能，他們不僅能

即時通話，還能看見對方的形象、一舉一動和周遭環境。
Chayko（2008）提出「可攜帶社群」（portable communities）的概念，

認為通過互聯網和移動技術的中介化，無論是與社群經常見面、偶爾

見面或是從不見面，人們在流動的過程中都能隨時隨地維持、建立和

獲得社會交往以及情感上的聯結（connectedness），社群因此從物理空間

的束縛解放出來，從而變得具有「可攜帶性」（portable）和「可移植性」

（portability）。微信勾連起流出地和流入地不同的時空，使得「老漂族」

們在家鄉的社會關係網絡變得「可攜帶」，他們因流動而斷裂的社會關

係通過微信的「攜帶」得到了持續的連接。

用76歲的9號受訪者的話來說，「微信在哪裡，人就在哪裡，朋

友就在哪裡」。因為小兒子自大學畢業後在武漢工作、定居，而大兒

子仍在家鄉，她頻頻來往於家鄉與武漢之間。為了方便與兩地的親朋

好友聯繫，在晚輩的指導下，她今年開始學用微信，一用上就一發不

可收拾。由於年輕時沒有受過識字教育，她不會打字，只會發語音、

圖片和表情，但這並不妨礙她對微信的沉迷，家鄉的朋友們經常深夜

收到她突如其來的一聲「問候」，大家因此送了她一個外號叫「老頑

童」。

《中國青年報》的一篇報導也描述了類似的一幅景象（張豔如，
2017）:

半夜醒來，59歲的李小平聽到微信的消息提示音緊湊地響著，忍

不住摸過放在床邊的手機，解鎖，點開微信，一氣呵成。

她的山西老鄉群裡，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聊著爆款電視劇《人民的

名義》。李小平插了句：「怎麼半夜了還不睡」，隨後，也忍不住加

入了這個平均年齡60歲左右的聊天隊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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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現在沒了微信，人就很閉塞，就好像睜著眼看不見世界的感

覺。」李小平晃晃那部兒子給買的玫瑰金智能手機。

作為中國各人群目前最普遍使用的社交聯繫軟件，微信「攜帶」的

社群幾乎可以移植過來「老漂族」們在家鄉積累的整套的社會關係網，

這些關係以親緣、地緣、業緣、學緣為主，包括他們的家人親戚、 

各求學階段的同學、各工作階段的同事、鄰居、老街坊、以及在 

各種場合認識的朋友等等。老人們和他們之間既可以進行一對一、 

點對點的個人之間的私密性的即時聊天，也可以在朋友圈、微信群 

裡進行一對多的隨時隨地的交流互動。他們的肉身雖然不在當地，卻 

可以通過微信連接起來的網絡社群實現對家鄉社會關係網的再 

嵌入。
2號受訪者向筆者展示了手機裡保存的和老家人有關的微信群，包

括各種親戚群，小學到中專的同學群，工作單位群，在老家參加的廣

場舞群，知青群、好友群，等等，不下二十個，有的是在老家時就已

經加入了的，有的是流動到武漢以後才加入的，比如去年一次返鄉聚

會上，當年一起參軍的戰友們聊起如今很多人也在武漢，大家就一起

建了一個「武漢戰友群」，她也被拉了進去。對於性格偏內向的她來

說，很多時候即使只是圍觀這些家鄉人發在群裡的各種資訊和他們之

間的互動，也有著重要意義：

雖然現在到武漢以後，很少在以前老家的同學朋友的微信群裡發

言了，但每天刷一刷這些群，看一看他們的朋友圈，哪家發生什

麼大事小事，大家最近在幹什麼，我都知道。（2號受訪者）

這種「我都知道」建構出來的遠方的「在場感」和「共在感」，生成「流

動的屬真性」，建構出人際關係上的親切體驗和心理滿足，很好地緩解

了他們在異鄉的思鄉之情。另一方面，對於他們在老家傳統熟人社會

裡維護面子和人情有著重要意義的「趕情答禮」，如今也不再有距離上

的阻隔，而是通過微信紅包、轉賬得到了維繫，「從群裡知道了哪家有

了紅白喜事，雖然我人沒回，但錢一定要送到。現在微信很方便，再

不用麻煩老家的人轉交了。」（8號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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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的人際關係也給了他們情感傾訴的安全感，和老家親朋好友

通過微信的私聊構成了他們表達真實自我和真實情緒的後台。黃厚

銘、曹家榮（2015）在研究手機的流動性時指出，手機創造出使用者「雙

面（多面）舞台」的展演空間，由於手機「即刻連結」的技術特性，讓人

們得以隨時隨地架接起一個混雜了遠處與近在、虛擬與實在的行動空

間。近年來也有不少學者也借用戈夫曼的戲劇理論，指出人們在微信

等社交媒體的交往場景中劃分出前台和後台，在個人資訊界面、聊天

界面和微信朋友圈進行著不同開放程度的自我呈現（孫瑋，2015；劉硯

議，2015）。

雖然跟這裡廣場舞的姐妹們也比較熟了，玩得比較開心，但是真

正知心的朋友還是不多，接觸的時間不長，每個人的性格摸不

透，所以不能深交，再者人員的流動性大。在老家認識的朋友幾

十年了，每個人的性格相互了解，知根知底，大家相處可以揚長

避短。（1號受訪者）

孤寂、壓抑是「老漂族」們流動到陌生城市的常有心理困擾，此

外，由於中國城市房價高企，「老漂族」的子女又尚處在家庭和事業的

起步期，一般無力購置第二套房，「老漂族」流動到城市後通常都是和

子女們同住，兩代人長期擠在一起，難免會有生活方式、教育觀念、

婆媳關係、翁婿關係等方面的摩擦和矛盾，老人也容易產生「不是自己

家」的不自在感，加劇心理不適，因此來自社會關係網提供的精神慰藉

和情感支持對於他們情緒上的紓解十分重要。在微信興起以前，由於

子女們忙於工作、早出晚歸以及和老家人缺少方便、經濟成本低的交

流管道，他們所能獲得的心理慰藉比較有限，「自己消化消化也就過去

了」。而通過微信和老家親朋好友交流、傾述，不僅及時紓解了他們在

異鄉的焦慮與壓力，還使得他們暫時脫離了流動的結構性身份，於「當

下」同子女共住的生活空間和情境中劃分、創造出屬於他們自己私有的

交流空間，從而獲得「藏私」的寧靜感受。

女兒女婿都忙，也沒什麼時間坐在一起聊天談心，有很多事也不

好說，畢竟是兩代人嘛，有時也怕女兒為難。一起在客廳看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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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大家喜歡看的也都不一樣。所以一空下來我就在自己的房間

看手機視頻，或者跟老家玩得好的姐妹們發語音和視頻聊天，家

長裡短，高興的，煩心的，什麼都說，有什麼不愉快的，她們開

解開解，也好受多了。（11號受訪者）

傳統觀點認為，具身性移動會造成「地方」的破壞和地方感的喪

失，Massey（1994）從結構主義出發，提出一種區別於傳統「地方」觀的

「進步的地方感」的概念，認為地方是在流動的社會關係網絡中被界定

的， 是那些「對連接點之間的開放的聯結」。 英國地理學家Thrift

（1996，1997）有類似的看法，他提出「地方的操演論」，認為「地方是由

行事之人建構出來的，且地方從來都是未完成的，是不斷有人予以操

演」。因此，地方是由實踐製造出來的開放的空間，是特定的時–空配

置中由行動者之間的許多相遇而形成。

移動社交媒體興起以後，人們保持和建構對某一地域的歸屬更加

能脫離肉身的固著，在本研究中，流動到城市的「老漂族」通過微信中

介化連接，不斷地與流出地原有社會關係網展開互動和聯繫，在流入

地獲得一種在家鄉的感覺，成為他們適應新環境的一種機制。

空間切換：「老漂族」返鄉中的微信使用

如前所述，「老漂族」借助微信對社會關係網的編織和攜帶，一方

面補充了他們在流入地現實交往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可以保持與家鄉的

聯繫，緩解思鄉之情，移動網絡上的虛擬存在在相當程度上能替代他們

真正的在場。然而他們的「根」仍然在老家，各種社會身份也留在了老

家，原生家庭的強大聚合力以及屬地化管理、戶籍制度的約束使得他們

與家鄉有著千絲萬縷、割不斷的聯繫，因此仍然需要具身性地往返於流

出地和流入地之間。有別於普遍嚮往城市生活的農民工群體，「老漂族」

們對生活了大半輩子的家鄉有著更深的眷戀，同時由於不參與流入地的

經濟活動，他們在流動時間的掌握上相對更加自由，返鄉頻率更高。

本部分旨在考察第三個研究問題，「老漂族」們在返鄉過程中如何使用

微信，這對他們在不同空間之間連接與切換有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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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調查和訪談中，筆者了解到，受訪的「老漂族」們在近一年內都

有過返鄉經歷，次數多的幾乎達到每月一次，少的也有一年一至兩

次，每次的停留時間從幾天到幾個月、半年不等，具體主要有以下 

原因：

一種是基於情感性的需要，主要是為了探親及禮俗往來等。有些

老人的老伴還未退休，尚未脫離工作崗位，他們需要經常回老家團

聚，有些老人的父母尚在世，他們也需不時回老家探望。碰上十一長

假、春節等重要節假日，有時他們也會隨子女一起回鄉過節。除此之

外，如有關係密切的親戚好友家裡婚喪嫁娶，他們偶爾也會回去出席

和幫忙。

一種是基於功能性、事務性的需要，在調查中，筆者了解到，這

是受訪「老漂族」回鄉更常見的原因。按照現有戶籍制度的屬地管理規

定，許多關係到身份福利的事務、手續要求必須回原籍地辦理，特別

是養老金的年審。同時，由於醫保尚未實現全國統籌，老人們在老家

辦理的醫保一般無法在異地正常使用，有些環節無法報銷，有些報銷

手續異常繁瑣，為了省錢，小病可以在藥房、小診所「粗略治治」，嚴

重時只能返回老家治療。

在家鄉和他鄉之間來回奔波，不僅使得本該安享晚年的老人們身

體上經受疲累，也容易遭受心理上的緊張感和漂泊感。筆者訪談中一

位隨女兒移居到武漢的女士，每隔兩三個月就會回湖南老家探望80多

歲的老母親，由於內疚自己無法在母親身邊盡孝，又有女兒一家要照

顧無法脫開身，每次返回武漢時都是哭著回來的。

來回奔波、周折於兩地，同伴們去去來來流動性大，也給他們在

流入地社會交往和關係網絡的建立帶來不穩定性因素。調查中部分受

訪者表示，由於流動頻繁產生「過客」心態，他們寧願不去與人深入交

往。例如，小學校長退休的11號受訪者隨女兒一家來到武漢照顧外

孫，由於老伴還沒退休，經常需要返回老家，這讓她在交往心態和行

動上十分消極，加劇了社交疏離：

在這裡沒有什麼深入交往的朋友，也很少參加什麼社會團體活

動，一般都是那種很隨意的、禮節性的交往，碰面點頭打個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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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種。每次來這裡沒過多久我就回去了，最長就待了50天吧，

有一種過客的感覺，也就沒有那種沉澱下來跟人深入交往的思

想，長期下來就很鬱悶，感覺沒有在老家那樣隨心所欲，因為沒

有深入交往的朋友嘛。

微信上我就跟老家的親戚朋友聯繫聯繫，在這裡也有偶爾在公園

散步、打球認識的人，有幾個挺聊得來的，她們要加我私人微

信，我都沒有加，沒有必要啊，認識不了多久我就回老家了。

流動人群如何在移動中維繫、發展、鞏固社會關係網絡一直是學

者們關心的議題，此前的研究大多聚焦在流動勞工群體和流動職業

者，發現變動不居的地理位置移動的確是造成他們社會交往範圍狹

窄、社交孤獨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本研究在調查中發現，一些「老漂

族」通過微信的靈活運用，能夠根據自己地理位置上的移動，協調流

動、暫居、安居之間的張力，使得他們在流入地建立的社會交往關係

非但沒有被削弱，反而得到進一步的維護和鞏固，同時也幫助他們快

速勾連起家鄉的現實社會關係，從而賦予行動和交往上更多的能 

動性。

老人們一邊通過微信有意地加強與老家朋友聯繫來為返鄉後的交

往做準備，一邊他們還會在流入地的微信群裡向其他成員告知他們回

鄉及返回的時間，例如，在筆者觀察的一個「老漂族」微信群裡，4號受

訪者剛回老家就向群裡告知：「我已經到了，這段時間有老師和姐妹的

陪伴是我最大的快樂和幸福，望姐妹們天天開心舞舞，我會想你們

的，兩個月後見」。此後，她在群裡不斷地回應其他人的詢問，預告她

返回武漢的進程：「早晚要回武漢啦」、「快了，下個月就回，想你們

啦！」、「快了，不到一個月就回，我也想你們啦！」、「姐妹們早上

好！我十三號回」。可以看到，老年人普遍重視的告別、送別的傳統禮

儀複製、延續到了他們社交媒體的交往中。由於過去缺乏每天常規

的、跨越空間的聯繫管道，「老漂族」們之間的交往中時常出現「不告而

別」的情況，這為他們彼此關係的發展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而微信

的傳遞使得他們的往返流動對於其他交往成員變得可預期，從而增強

了他們對彼此交往關係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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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返鄉期間，大部分的受訪者也會時時刻刻關注群裡的大事小

事，有的還會在微信群裡及時發佈、分享旅途趣事、家鄉美景、美食、

見聞等，分享的形式主要是圖片和視頻，引來群裡其他成員們積極進行

互動，紛紛表達讚美、祝福、關心、建議等等。圖片影像的全景展示

在流動中建構起一種「共在」的真實感，通過微信群成員們之間的互動，

個體的「返鄉」成為他們共同完成的體驗，而傳播者也在分享和被關注、

被讚美之中獲得自我認同和滿足感，進而鞏固了對集體的認同。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回到老家後，想要迅速和當地的親朋好友聯

繫上，老人們不是像過去那樣去挨家挨戶地串門或是在現實空間裡聚

集，而是首先在老家各個微信群或者朋友圈裡宣告一聲「我回來了」，

他們稱之為「報到」。這種虛擬在場的宣示標示著、勾連起肉身的在

場，也使得久居於外的他們能在短時間內以較小的社交成本實現對家

鄉社會關係網絡的迅速連接。類似的，老人們從老家返回到流入地之

後，首先不是去實體的廣場舞隊裡匯合，而是在微信群裡「報到」—

「姐妹們，我回來了」。借由「報到」的宣示和勾連，微信成為他們靈活

開啟、切換流出地和流入地不同生活空間的閥門。

到了返鄉後期，返鄉者則會收到微信群其他成員們此起彼伏般的

思念的表達，諸如，「想您了，什麼時候回來」、「什麼時候回來呀，很

想你呀」、「快回來吧！我們也挺想你的」……在筆者觀察的兩個微信群

裡，這樣的話語表達出現的頻次非常高。由於流動頻繁造成的關係脆

弱和不確定性，「老漂族」們對於流入地建立起來的社會交往關係有著

異常的焦慮和擔憂，「說不定這次回去後就因為什麼事不過來了」。這

些在微信裡表達出來的思念和盼望不僅具有情感表達和情緒釋放的意

義，也成為老人們維繫關係的策略和機制。而這些表達和關心也的確

給漂泊於兩地的老年流動者們帶來很大的心理撫慰和自我價值感，增

加了對團體的歸屬：

我上半年從深圳回了趟老家，深圳認識的那些朋友好捨不得我，

走之前大家都在說，你去了要來啊，哎呀，我們好不容易找到一

個伴啊。一路上在微信裡問候，你到家沒，一路平安啊。現在也

天天在群裡說，這個也想你，那個也想你，你什麼時候回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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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還來不來啊，那真是，喊得可憐。我們群裡的人都很好，對人

坦率淳樸，很真誠，不多心，不像我們本地很多人那麼精怪，私

心雜念多。（6號受訪者）

結論與討論： 
移動社交媒體與城市老年流動人口能動性交往實踐

中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伴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在親情的驅

動下，大量老年人口隨子女流動到城市，為晚輩分擔照料家庭的責

任，形成各大城市裡規模龐大、身體和心靈處於「雙重漂泊」的「老漂

族」，這是當今「老齡化中國」一幅具有代表性的圖景。

這一代50後、60後老人們從年少到老年大多完整地經歷了上山下

鄉、單位制大包大攬、改革開放、國企改制下崗等的社會文化變遷及

生命歷程，深受傳統價值觀、集體主義價值觀的影響，對現代性價值

接受較慢，進入老年期後，他們面臨著多重性的適應壓力，在自我認

同上存在從工作領域撤出、「社會角色」突然中斷、社會地位發生巨大

落差的危機。由於突然脫離生活已久的故鄉，同時又不參與流入地的

生產性勞動，他們在社會關係網的重建以及城市融入上面臨著比其他

流動人群更大的困難。

本研究在傳統的「社會工作」視角之外，以媒介視角切入，試圖探

討移動社交媒體為「老漂族」的社會交往實踐提供了怎樣的新的可能

性。研究發現，「廣場舞」微信群成為「老漂族」們在流入地「落腳」、建

立新的交往關係的入口，他們在網絡社區裡獲得「親如姐妹」的溫暖情

誼，通過微信群對線下結伴活動的勾連，有可能進一步融入當地社

區。另一方面，由於微信在各人群中的廣泛使用，他們因流動而斷裂

的社會關係，如老家的親戚、朋友、同學、鄰居等，也可以通過微信

的「攜帶」得到了持續的連接和維持，從而獲得一種「流動的地方感」。

這對於那些在流入地不善於、不願意結交新朋友的老人們來說尤其有

意義。而在不得不頻繁移動、返鄉的生活中，他們也可以根據自己地

理上的位置移動，通過微信在老家和流入城市不同空間之間的連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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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換，協調流動、暫居、安居不同狀態之間的張力，從而賦予行動和

交往上更大的能動性。

智能手機和移動社交媒體的發展和普及成功地將過往在社會結構

和互聯網接入、使用處於邊緣地位的老年人們納入進網絡社會的節點

中。這是當前中國社會進一步「媒介化」（mediatization）（Livingstone, 

2009; Schulz, 2004）的突出現象，有學者謂之「數字弱勢群體的崛起」

（周裕琼，2018）。因此本研究的意義首先在於，在佔主導的「數字鴻

溝」範式之外，對老年人日常生活情境中的新媒介交往實踐進行了呈

現，描述了通常被認為是政治經濟結構和網絡技術中的邊緣群體——

城市老年流動人口如何運用中介化的新傳播科技參與社會生活，能動

地解決他們在流入地社會交往和心理上的困境。新型社交媒體微信為

「老漂族」們社會關係網的修復、重建、形成新的社會交往提供了更大

的可能性和更多的象徵性資源，也提高了他們在高速流動、個體化進

程持續推進的現代社會中的適應性。

其次，本研究除了呈現「老漂族」如何通過微信的使用在流入地建

立、擴展新的社會交往，也揭示出微信在「攜帶」舊的社會關係網絡以

及連接、切換不同空間裡的交往關係、商議閾限轉換的作用與機制，

從而深化了關於新傳播媒介如何建構和創造「流動空間」、釋放空間潛

能的認識。

需要特別提出的是，儘管如本文揭示的那樣，傳播科技提高了「老

漂族」們在社會交往上的能動性，然而他們想要「安適其所」面臨著制度

上的根本障礙。由於全國統一的養老和醫保制度尚未建立，按照現有

的醫保和社會保障政策，老人們在家鄉的醫保無法在流入地統籌，同

時他們也無法享受到同本地老人一樣在交通出行、公共設施、養老費

用優惠等福利。這些是他們目前在社會融入上最突出的制約因素，也

會影響他們社會交往上的穩定和深入。

本研究存在諸多局限，首先在於樣本過於偏狹，本研究裡的訪談

對象自身及其子女經濟條件較好，有一定的受教育水準，新媒體學習

能力較強，而那些新媒體使用技能較差，甚至無力購買智能手機設備

的「老漂族」，本文沒有涉及，這是本研究的重要局限性之一。此外，

研究訪談對象都是中老年流動女性，所觀察的微信群裡的成員也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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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老年女性，在調研中筆者發現，中老年男性在微信上的活動主要

以玩遊戲、在公眾號上看小說為主，而對於參加微信群、與人聊天並

不熱衷，他們流動到城市後的社會交往情況如何，有待於後來者及後

續研究的深入考察。另外，由於深入訪談的樣本較少，本文在分析中

沒有區分暫居者和定居者，他們各自在使用微信進行社會交往上有何

不同，也值得做進一步詳細考察。此外，究竟是「廣場舞」本身還是「廣

場舞」微信群對老人們建立新的社會關係網絡貢獻更多，也需要進一步

結合量化研究，確定其中量化關係來進行分析。

本文提到「老漂族」們經常在微信裡討論與養老有關的話題並分享

闡釋、建構共識，這是否以及如何影響他們未來養老地點的選擇以及

流動的方向，筆者將在今後做跟蹤觀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老年

傳播」是個亟待開掘的研究領域，期待更多同儕對老年流動人口與現代

媒介的關係給予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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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訪談提綱

1. 基本情況：姓名、年齡、職業 (何時退休、退休前職業和崗位）、文

化程度、個人生活經歷、家庭成員基本情況、居住環境。
2. 因為什麼原因去外地／來武漢？最長待了多久？多久往返一次？往

返的原因是什麼？
3. 在外地生活遇到哪些困難？怎麼緩解和克服的？每天從早到晚的日

程是怎樣的？
4. 在外地一般和哪些人保持聯繫？認識的新朋友多嗎？通過哪些管道

認識的？認識後一般加微信的多嗎？
5. 加的群裡，哪些是老家群，哪些是本地群？在老家 /外地時平時看

哪些群比較多？看哪些內容比較多？平時在哪些群裡發言比較多？

一般談論哪些內容？
6. 一般因為什麼原因回老家？回老家後怎麼跟老家朋友聯繫？跟外地

朋友有沒有聯繫？主要聊哪些內容？

附錄二 訪談對象基本情況

編號 性別 年齡 籍貫 退休前工作單位性質 現居地 備註

1號受訪者 女 56歲 湖北 教育機構 武漢 隨女兒遷居到武漢

2號受訪者 女 62歲 湖北 事業單位 武漢 隨兒子遷居到武漢

3號受訪者 女 55歲 湖北 醫療機構 武漢 隨兒子遷居到武漢

4號受訪者 女 61歲 江西 個體戶 武漢 隨兒子遷居到武漢

5號受訪者 女 63歲 湖北 醫療機構 武漢 隨兒子遷居到武漢

6號受訪者 女 65歲 湖北 醫療機構 H縣 曾隨兒子在深圳短暫居住

7號受訪者 女 65歲 湖北 政府部門 H縣 曾隨女兒在青島短暫居住

8號受訪者 女 57歲 湖北 教育機構 H縣 曾隨兒子在上海短暫居住

9號受訪者 女 76歲 湖北 政府部門 H縣 曾隨兒子在武漢短暫居住

10號受訪者 女 55歲 湖北 國企 H縣 曾隨女兒在武漢短暫居住

11號受訪者 女 58歲 湖北 教育機構 H縣 曾隨女兒在武漢短暫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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